
A11-13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
编
辑

曲
鹏

□
美
编

继
红

2020年11月14日
星期六

好

/

读

/

书

读
/

好

/

书

被视而不见的女人

女权主义者波伏娃在《第二
性》中这样形容家务劳动：“很少
任务比家庭主妇的劳动更像西
西弗的酷刑了；日复一日，必须
洗盘子，给家具掸灰，缝补衣物，
这些东西第二天又会重新弄脏，
满是灰尘和裂缝了……她没感
到获得积极的善，而是无休止地
与恶作斗争。这是一种每天重新
开始的斗争。”

这些名为“家庭主妇”的女
人，承担着家务劳动、养育子女
的任务，被裹挟在女性化的角色
里，或是妻子，或是母亲——— 她
们是“看不见的女人”。

在西方社会学奠基的五位
“元老”——— 马克思、孔德、斯宾
塞、涂尔干和韦伯之中，仅有马
克思和韦伯持有女性解放的观
点，但只是基于“男主外女主内”
的刻板婚姻模式，因此并未真正
看到女性在整体社会活动中的
价值。安·奥克利指出，男性主导
的社会领域里，更多关注的是男
性的兴趣和活动，女性在诸多领
域中处于卑微且被视而不见的
从属地位。

上世纪七十年代，英国社会
学家安·奥克利的博士论文着眼

“女性与家庭事务”这一话题，将
家务作为研究对象，回到女性本
身，通过她们的眼睛来看待家庭
主妇这一职业。研究结果在1974
年集结为《看不见的女人：家庭
事务社会学》一书出版，第一次
将“家务”这件表面上个体化的
事情，放置在更广泛的公共领域
进行讨论。

安·奥克利的研究始于1971
年初，她选择了40名年龄20岁—
30岁、家中至少有一个5岁以下
的孩子的伦敦家庭主妇作为研
究对象，把家务劳动视作一项工
作进行调查访谈，发现主妇们对
家务的不满意普遍存在，孤独感
是常有的抱怨，那些担任过高级
职位的女性如美甲师、时装模
特、计算机程序员等，都对做家
务不满意。在从事过职场工作的
女性看来，无论是何种性质的工
作都能带来家务工作所不具备
的陪伴感、社会认可和经济效
益。而张桂梅校长所担心的，正
是“全职太太”对社会联结、自我
追求的丧失。

在被调查的家庭主妇印象
中，她们在童年时期即被教育要
将“女性气质与家庭生活等同起
来”。她们小时候就开始参与成
人的家务劳动——— 帮妈妈洗碗、
整理床铺或摆放餐桌等，家中的
男孩则不必去做。至成年后，她
们还会以母亲为榜样，以母亲的
家务标准作为自己做家务的参
照。这种观念由女性一代代传承
下去。

在安·奥克利的研究对象
中，本森夫妇都是建筑师，两人
都在家工作。本森夫人的某个工
作日安排是这样的：

7:55提醒儿子起床
8:45缝补女儿的睡裙
9:15组织聚会，洗当天的衣服
9:45去洗衣房、商店、药店
11:05来杯工作咖啡，把洗好

的衣服晾晒起来
11:40开始工作
而这一天，本森先生却可以

九点起床，十点钟开始他的工作。
对自身家庭主妇角色的认

同，让从事职场工作的女性更加
辛苦。女人认为职场女性给人冷
酷好强的男性化印象，作为弥
补，会在“负责任的家庭主妇”一
职上继续奉献。

尽管这项研究是在“女性解
放”滥觞之前的上世纪七十年代
进行的，然而半个世纪过去了，
当代的《卫报》依然会在头条宣
称：“女权主义运动发展四十年
了，女人仍然从事着大部分的家
务劳动。”女性作为家庭主妇和
抚养子女的主要负责人的角色，
仍继续存在并受到重视。

安·奥克利指出，家庭主妇
对自身传统女性气质的强烈的
心理身份认同，会将自己牢牢固
定在传统女性气质的世界里不
得动弹，“这个世界的系统越封
闭，看见它之外的大千世界的可
能性就越小”。女性只有从意识
上彻底觉醒，才能实现真正意义
的解放。

困于生育

家务劳动往往与养育孩子
结合在一起，男性去家庭外自由
地工作，抚养子女的责任更多地
落在女性肩上。

就职于日本东京某咨询公
司的女员工怀孕后，因为孕吐而
频频请假。待孕吐缓解，为了补
上之前落下的工作进度，她拼命
加班，却险些流产，住进了医院。
部门同事为了替她分担工作，忙
得叫苦不迭。出院后，看到同事
们加班，自己却因身体原因需要
提前下班，她心中很是愧疚。

同部门的单身女同事向领
导抱怨：“就因为她工作时间太
短，害得大家都很辛苦。听说她
还想休一年的产假，难道她不知
道自己给同事添了多少麻烦
吗？”男同事则态度冷淡：“要是
不能对自己的工作负责的话，还
是拜托她辞职吧。”

为了表现重视女性的姿态，
提高生育率，2013年日本前首相
安倍晋三就曾提出“三年育儿
假，尽情抱孩子”的口号。然而，
作为专职报道年轻人职场、婚育
问题的日本记者小林美希认为，
三年育儿假并不会缓解女性差
别待遇在职场的泛滥，还会更加
固化性别角色分工理论，女性与
其想要小孩却“无法生育”，不如
说是社会“不让生育”。

日本社会长期流行着“三岁
儿神话”的理论，认为在孩子三
岁之前，如果母亲不专注于育
儿，就可能会对孩子的成长造成
不良影响。于是，育儿成了女性
的任务，生下第一个孩子后，约
有四成女性会选择“生育离职”，
很难实现再就业，不得已成为全
职主妇。

日本女性生产之后想回到
工作岗位，最常见的办法就是送
孩子去幼儿园或托儿所，而幼托
机构缺少位置这个事实，生生地
把她们困在了家里。既要工作又
要育儿的惠子怀第一胎时便遭
到了同事的排挤，被人在背后议
论“派不上用场”“没有战斗力”，
怀上二胎后她干脆把自己母亲
从老家接了来———“要想兼顾育
儿和工作，自己母亲的存在必不
可少”。日本国内的一项调查显
示，是否与父母同住直接影响女
性产后的就业率：与父母同住的
女性产后就业率为30 . 7%，不予
父母同住的女性产后就业率只
有17 . 7%。

日本的工作合同分为正式
工和合同工，合同工签约有时间
限制，而且相对廉价，有些情况
下合同工的工作内容与正式工
没有区别，但收入却不及正式工
的一半。雇主出于对于女性的偏
见，认为女性不能长期工作，工
作不了多久就要结婚辞职，遂多
将女性定位为合同工角色。即便
许多年轻妈妈能够重新回到职
场，她们的工资水平仅处于补贴
家用的范围，仍然要靠丈夫的收
入生活，于是大多数男人便把女
人照顾家庭和孩子当成了理所
让然的事。

但也有例外。达雄先生在妻
子结束育儿假回归职场后，对抗
世俗的偏见和单位因循守旧的

“惯例”，执着地申请男性育儿
假，几经周折终于获批。他不仅
从中收获了育儿的乐趣，也切实
感受到育儿的辛苦，“职场上如

果有越来越多的长辈能对此予
以理解的话，优秀的年轻女员工
便会更愿意留下来继续工作。从
长远来看，受益的也是整个单位
或公司”。小林美希在《不让生育
的社会》一书中指出，男性改变
自身意识，是解决许多固有问题
的切入点，才有可能将“不让生
育的社会”转变为“能够生育的
社会”。

好员工还是好妈妈

职场妈妈是当今职场女性
中既普遍又特殊的群体，上班忙
工作，下班忙孩子，在结束了一
天的工作之后，还需要轮“第二
班岗”。她们之中的大部分人和
其他职场人一样，从事全职工
作，直面高强度工作和竞争的压
力，但同时还要承担起绝大部分
育儿和家务职责。那些花了太长
时间照顾家人的职业女性，会被
认为亵渎了工作；那些避开家庭
责任或者将家庭责任委托给他
人的女性，则被认为违背了家
庭，从而陷入工作—家庭冲突的
困境。

如何兼顾职场工作与家务
育儿？近日，美国社会学者凯特
琳·柯林斯出版专著《职场妈妈
生存报告》，以职场妈妈的困境
为出发点，选取了社会政策和文
化 环 境 非 常 不 同 的 四 个 国
家——— 瑞典、德国、意大利、美
国，对其中的135位中产阶级职
场女性进行访谈，调研她们想要
以及需要什么样的支持以缓解
工作和家庭的冲突，从而从国家
制度、市场配置、文化氛围等角
度，试图勾画一种对职场妈妈更
为公平并能够提供更为充分的
支持的社会图景。

瑞典推行“双职工/双照顾
者模式”，施行16个月性别中立
的带薪育儿假，包括不用即作废
的“爸爸月”，再加上健全的公立
幼托体系，职场妈妈可以从伴
侣、雇主、同事和政府那里获得
支持，兼顾工作和孩子并不困
难。

德国推行“一人挣钱/一人
顾家模式”，施行12个月的带薪
育儿假。虽然兼职工作在德国较
为普遍，但妈妈们想要在事业上
更进一步是很困难的。受强烈的
母爱主义价值观影响，放下孩子
出门工作的妈妈会被指责为“乌
鸦妈妈”，有事业心的妈妈则会
被蔑称为“事业狗”。

意大利推行“家庭/亲族互
助模式”，施行5个月的产假（发
放80%的薪资）加6个月的育儿假

（发放30%的薪资），移民的涌入
则为意大利带来了非正规、低收
费的照顾服务。然而，理论上有
用的家庭政策在实际中并未见
效，甚至给妈妈们带来极大的压
力。职场妈妈既要照顾孩子，还
要照顾“妈宝男”般的老公。她们
往往无法超越职场上根深蒂固
的性别偏见，成为一名“理想员
工”。

相比之下，美国的职场妈妈
能获得的福利待遇最少，常因为
自己的孤立无援与内忧外患而
焦头烂额。联邦政府并不提供带
薪产假，她们需要自己去解决问
题。职场环境更欢迎能够全心全
意扑在工作上的员工，女性在那
些高收入的职位面前相较男性
竞争力更低，职场妈妈也很容易
被边缘化，或调岗到所谓的“妈
妈岗”，即更不重要的岗位或兼
职。

柯林斯在《职场妈妈生存报
告》中指出，单靠政策无法解决
女性的问题，缓解她们的外在冲
突与内在矛盾需要对各国社会
有关性别平等、就业和母职的文
化观念有更深入的了解。在她调
查所涉的四个国家中，女性都处
于不切实际的“好妈妈”标准之
下，因此，最好的解决方案是要
求社会文化重新定义母亲、工作
和家庭，如：育儿的责任不应由
女性独自背负、理想员工的形象
不应由男性代表等等。工作—家
庭冲突看起来是属于个体的、私
密的困境，背后其实暗藏着一种
性别不平等的权利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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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反对当全职太太！”前些日子，华坪女高校长张桂梅的一番
言论，将“全职太太”推上风口浪尖，一些身为家庭主妇的网友深感受
到了冒犯。家务劳动难道就不算工作吗？英国社会学家安·奥克利的社
会学著作《看不见的女人》首次将“家务”这件看似个体化的事情，放置
在广泛的公共领域进行讨论，书中记录了40名家庭主妇的调研访谈，道
尽了家庭内的徒劳琐碎与女性的倦怠孤独。尽管著作初版于上世纪70
年代的英国，四十多年过去了，关于家务的许多现实状况已经发生了
改变，今天的女性拥有了更多选择的自由，却依然不可避免地陷入琐
碎繁杂的家务之中，由此看来，时空区隔下这本书仍有其价值。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曲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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